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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汪的秋天
◎袁旭元

与共和国同行
◎张新明

1949年12月，我出生
在一个工人家庭，开启了与
共和国同行的漫长岁月。

回首往昔，那是一个百
废待兴的年代。新中国如同
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虽然步伐有些蹒跚，但每一
步都充满了坚定和力量。

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在
通棉二厂工作，每天天刚蒙
蒙亮，就起身准备上班去。
那时没有交通工具，父亲从
十字街步行去上班。厂里
的规章制度很严格，不能迟
到早退，上班铃声响了，一
只脚跨进车间的门槛另一
只脚还没跨进去，就算迟
到，取消当月评奖资格。父
亲风雨无阻，从未迟到过，
给我们兄弟姐妹树立了一
个遵章守纪的好榜样。

母亲是在官地街范家
宅子里一家玩具厂工作，那
时每月八元工资，工作服是
自己带的袖套和围裙，另外
每人还要带一张爬爬凳劳
作时用。那个年代家里兄
弟姐妹多，都是大的带小
的。我放学后就去幼儿园
接小弟弟到玩具厂等母亲
下班一起回家。我目睹了
母亲所在的玩具厂白手起
家，从小到大，就是如今人
民中路“南通市开关厂”前
身。看着父辈们辛勤劳作，
奋斗不息。

我从小看的是董存瑞
舍生炸碉堡、黄继光舍身堵
枪眼，读的是视死如归女英
雄《刘胡兰》《狼牙山五壮
士》，唱的是《歌唱二小放牛
郎》《草原英雄小姐妹》，在
红色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知
晓共和国的成立是无数革
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一路
风雨兼程，历经磨难。

中学时期，“向雷锋同
志学习”，他日记里的话语
至今还记在我脑海里：人的
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
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之中去……利用
星期天和寒暑假去做好人
好事，到汽车站帮旅客提行
李箱，起大早跟环卫工人去
倒马桶，帮拉板车工人推车
过桥，事情虽小却培养了我
从小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

青春岁月处于特殊年
代，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
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远离熟悉的城市与亲
人，来到乡村，与贫下中农
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是一段
刻骨铭心的经历。烈日下，
我挑着沉甸甸的河泥，一步
一重负，汗水浸湿了衣背。
肩膀上的扁担仿佛烙铁，磨
得又红又肿，哭笑不得。老

农说这就是挑担人必须经
历的“肩三脚四”的过程。
双手紧握锄柄，粗糙的木质
磨砺着掌心，时间久了，便
磨出了血泡。每当用力过
猛血泡破裂，疼痛钻心，直
至手上磨出老茧，闯过劳动
关后，得到贫下中农的信
任，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

最使我难忘的是队里
的王老太和陶老爹这两位
五保户老人，没儿没女，日
常生活的粮草、夏天的蚊帐
凉席、冬天的棉被棉衣棉裤
等，在我当会计的日子里，
都给两位老人安排得妥妥
帖帖。记得那年我回城，坐
半夜三点钟的内河轮船，两
位老人满含泪水、拄着拐杖
前来送行，嘴里嘀咕着，我
们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姑
娘、这么好的会计了。那段
知青岁月成了最真实的印
记，也是我在今后工作中吃
苦耐劳的精神支撑。

知青返城后，尽管岁月
已悄然偷走了我的大好年
华，可心中那团对生活的热
爱之火从未熄灭。为了弥
补失去的年华，为了重新跟
上时代的步伐，我白天工
作，晚上充电，如同久旱逢
甘霖的禾苗，拼命汲取知识
的养分。无数个夜晚，灯光
下的埋头苦读，教室里回荡
的对知识的急切叩问，是对
失去时光的奋力追回，也是
能在企业里从一个普通会
计到财务科长再到财务高
管的铺垫。我经历了计划
经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的变革历程，曾两次被南通
市人民政府授予“先进财务
工作者”（每五年评一次），
以及主管局、企业的“先进
生产者”。

退休后行走在夕阳路
上，重拾文学梦，走进老年
大学选学“文学欣赏与写作
班”，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
用文字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我手写我心。感激生活中
的每一段经历，无论是欢笑
还是泪水，都成为我创作的
源泉。

如今，共和国已走过了
七十五年的光辉历程，从积
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我也
从一个懵懂的孩童变成了白
发苍苍的老者。虽然岁月在
我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
纹，但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却
让我的内心永远年轻。

人很奇怪，儿时的经历
并不长也不多，但就是难
忘。我在南京工作生活了
三十年，在鹿汪村仅学习生
活了十五年，但记忆深度的
部分仍经常在鹿汪村滞留，
梦里常常遇见，尤其是鹿汪
的秋天。

鹿汪村地处海安市西
北角，属海安的里下河地
区。呦呦鹿鸣，在水一方。
从鹿汪的名字可以推断，很
久以前这里应是碧海盈天，
麋鹿成群在水中嬉戏游
荡。鹿汪村原隶属海安县
双溪乡所辖，撤乡并镇后，
现归墩头镇管理。毗邻东
台市安丰镇、姜堰区溱东
镇，距离县城约25公里。从
空中俯瞰，整个村庄如同八
卦图案，以八队为中心，成
圆形扇状般蔓延开来，水道
交错，纵横通联，鹿汪的任
何一条小河均能联通外面
的大河，通扬河，串场河，直
至长江和黄海。妻子诗意
地和我打趣，你哪天开一次
船从南京回鹿汪村。

“缓缓飘落的树叶像思
念，我点燃烛火温暖的秋
天。”穿行在鹿汪秋天的田
野里，与秋日的美好撞个满
怀。田野其实不“野”，有着
里下河独特的水韵风情，微
风轻柔，秋阳和煦，上下天
光，醉人的稻香绵绵不断地
隐约飘来。村里的稻田已
被种田大户承包了，以前每
家每户的田垄被勾连成一
整片，变成一块硕大的稻
田。蓝天下金灿灿的稻谷
颗粒饱满，沉甸甸的，已经
笑弯了腰，好像灿烂的彩霞
抖落在田间。沿着田埂漫
步，会遇见正忙碌的村民，或
看到停泊的小船，人文景象
与乡野风光交织成一幅宁静
而生动的画面。勤劳的村民
们总不舍边边角角的地方，
在宅边、路边、田边、河坎等
荒地种植一些山芋、芝麻、大

豆等，那些地方被村民们亲
切地称为“拾边”。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
得鱼惊不应人。”秋天的节
假日，任何时候在鹿汪村的
河边闲步，总能看到三三两
两的人蹲坐在那里，守着钓
竿，瞄着鱼漂，静待鱼儿咬
钩。有人选择在河边的树
荫下，尤其是长着果子的树
下面，熟透的果子是翘嘴和
鳊鱼的最爱，在树荫下甩
竿，秋风徐徐，心旷神怡。
有人选择水草边，水草永远
是鱼儿的家园，不仅能给鱼
儿提供藏身之所，还能带来
营养丰富的食物，鲤鱼、鲫
鱼都喜欢在此嬉戏，在水草
边下竿，就像在鱼儿的“餐
桌”上加了一道点心。“快快
快，哥，赶紧帮我拿抄网。”
哦，邻居阿贵钓了一条大鲤
鱼，鲤鱼一会儿拖到东，一
会儿拖到南，一会儿又向水
草里钻进去，阿贵好一阵手
忙脚乱。鹿汪的秋天色彩
斑斓，各种颜色的树叶倒映
在水中，与蓝天闲云悠悠成
趣。钓友们在等待鱼儿上
钩时，摇曳的芦苇与水波荡
漾着，或捧本书，或看视频，
品一杯清茶，脚下踩着软软
的泛黄的狗尾巴草及不知
名的野草，时有时无的小狗
和小猫在一旁穿梭嬉闹，就
这样默默垂钓，点缀了时光
的侧面。

“苕溪秋高水初落，菱
花已老菱生角。”鹿汪村的
部分河道里会自然生长出
野生菱，春天时只有稀疏几
处，渐渐越长越多。菱叶碎
细，漂浮于水面，聚集成莲
花状，我们称作菱盘。野菱
是鹿汪村秋天最美好的零
食之一，可分为两角菱和四
角菱。秋天采菱角时，人们
常将洗澡用的长木盆缓缓
放在出口“跳码”边，小心翼
翼地坐在木盆中间，两脚放
在水中保持平衡。菱角叶

和茎有点刺激皮肤，高水平
的人能将脚收在盆内，保持
平衡自由划行。人们在碧
绿的浮萍间慢慢地划动，哼
着轻柔舒缓的小曲，贴着水
面采菱。菱角有老有嫩，摘
到嫩菱角，如莲花般轻轻地
剥开，一股清新的味道迎面
而来。菱可生吃，也可熟
食。《随园食单》写道：“新出
之栗，烂煮之，有松子仁
香。……新菱亦然。”这里的
新菱应是新摘的老菱。老菱
熟食，方有松子仁的香气。

“我会调和美鳝，自然
入口甘甜。”鹿汪村河道纵
横，沟渠密布，自然而然就
有了野生黄鳝。秋天的黄
鳝体壮肉紧，味道也更加鲜
美，“黄鳝秋肥口味佳”。炒
鳝丝是鹿汪村仙人洞酒家
的招牌菜，相传20世纪90
年代，一位县领导到双溪乡
检查工作，晚上在仙人洞酒
家吃饭时，对炒鳝丝这道菜
赞不绝口，后来带家人来光
顾过好几次，且每次都打包
几份带给亲友品尝。炒鳝
丝是鹿汪村秋天的美食之
一，当然，鹿汪村本地的大
螃蟹更是不可错过的美
味。十一组的村民阿兵将
几个鱼塘和岔港整理成片
养起了螃蟹，螃蟹个大体
肥、背青肚白、脂满肉鲜，现
捞现煮现吃，味道堪比湖
蟹。另外，老菱炖老鹅，菱
淀粉多，吸足了肉的油水，
味道更佳，肉也变得香而不
腻，还有金黄的藕饼、扁豆
菜饭、河蚌涨蛋……

前几天，我接到老表电
话：“阿元啊，你家的柿子红
了，赶快回来摘啊，要不然
全被麻雀儿啄光啦。”“哈
哈，好啊好啊，下个双休日
回去，不过，树顶上的柿子
就留给鸟儿吃吧。”因为我
喜欢看蓝天下，一群鸟儿围
着橘红色的柿子翩然起舞
的欢腾热闹场面。


